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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港
城
位
於
香
港
上
環
德
輔
道
中
與
干
諾
道
西
之
間
，
始
建
於

一
九○

六
年
，
前
身
是
舊
上
環
的
北
座
大
樓
，
香
港
郵
政
局
所
在
地

，
現
在
則
是
法
定
古
蹟
。
建
築
採
用
英
國
愛
德
華
式
風
格
，
對
稱
軸

線
設
計
，
花
崗
石
地
基
，
用
紅
磚
砌
成
。
底
層
入
口
有
大
型
圓
拱
門

，
配
合
拱
型
大
窗
台
及
百
葉
窗
簾
，
赭
紅
牆
面
，
米
黃
奶
白
鑲
邊
，

古
樸
雅
致
。
而
鑄
鐵
大
柱
的
結
構
、
屋
頂
的
鋼
樑
架
及
花
崗
石
梯
階

映
襯
着
中
國
式
卷
狀
瓦
片
鋪
設
的
斜
屋
頂
，
中
西
合
璧
，
渾
然
一
體

。
大
樓
原
本
只
有
兩
層
，
後
來
香
港
土
木
公
司
以
獨
立
裝
嵌
方
式
在

兩
層
之
間
增
建
一
層
，
並
打
通
了
一
樓
天
花
，
在
不
損
害
原
始
結
構

、
設
計
的
前
提
下
增
加
了
內
部
空
間
。

邂
逅
西
港
城
純
屬
偶
然
。
二○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
我
離
開

美
國
，
飛
往
香
港
參
加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議
。
本

打
算
見
縫
插
針
，
和
那
裡
的
幾
位
朋
友
見
見
面
、

吃
吃
飯
，
順
便
逛
逛
國
際
都
市
。
這
個
公
私
兼
顧

的
圓
滿
預
想
卻
被
航
空
公
司
打
破
。
經
歷
濃
霧
誤

機
、
重
訂
航
班
卻
又
丟
失
行
李
等
一
系
列
﹁激
動

人
心
﹂
的
事
件
後
，
我
終
於
在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清

晨
七
點
、
離
開
美
國
小
鎮
大
約
四
十
小
時
後
抵
達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原
訂
的
在
港
旅
程
生
生
少
了
十

幾
個
小
時
不
說
，
自
己
也
被
折
騰
得
精
神
萎
靡
，

不
復
﹁走
遍
香
港
﹂
的
雄
心
。

我
為
《
大
公
報
》
文
藝
副
刊
寫
稿
有
幾
年
了

，
和
大
公
園
、
小
公
園
專
欄
的
兩
位
編
輯
孫
嘉
萍

、
傅
紅
芬
老
師
結
下
了
文
字
之
交
，
只
是
之
前
一

直
未
曾
和
孫
編
見
過
面
。
這

次
約
好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一
起

吃
中
飯
，
因
為
我
誤
機
，
害

得
她
們
在
餐
館
的
訂
座
一
改

再
改
。
幸
好
我
們
最
終
只
比

原
定
推
遲
一
小
時
聚
首
，
避

免
了
﹁緣
慳
一
面
﹂
的
遺
憾

。
她
們
招
待
我
在
西
環
一
家

餐
館
品
嘗
了
極
富
本
地
特
色
的
腸
粉
、
蝦
餃
、
燒

鵝
、
鹹
水
角
等
美
味
，
又
為
我
下
午
的
﹁自
助
遊

﹂
出
謀
劃
策
。
她
們
特
地
換
好
零
錢
，
帶
我
坐
電

車
，
將
我
送
到
西
港
城
，
並
殷
殷
關
照
，
告
訴
我

從
那
裡
怎
麼
坐
電
車
回
酒
店
。

在
西
港
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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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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廂
揮

手
告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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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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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
走
。
西
港
城
一
樓
有
家

西
點
烘
焙
屋
，
甜
香
盈
鼻
，
誘
惑
原
已
吃
飽
的
我

走
進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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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了
堅
果
塔
、
番
薯
包
和
巧
克
力
羊

角
包
做
零
食
。
從
麵
包
房
往
裡
走
，
一
樓
大
廳
正
中
垂
下
金
碧
輝
煌

的
吊
燈
，
兩
邊
是
古
玩
和
特
色
工
藝
品
店
，
都
張
貼
了
聖
誕
促
銷
的

廣
告
。
坐
滾
動
電
梯
到
達
二
樓
，
四
方
形
的
走
廊
裡
到
處
是
從
現
已

遷
拆
的
中
環
花
布
街
搬
來
的
布
匹
專
賣
店
。
店
舖
外
，
布
架
擠
擠
挨

挨
、
密
密
麻
麻
，
展
示
各
色
柔
軟
舒
展
、
流
光
溢
彩
的
絲
綢
布
料
，

讓
人
恍
然
走
進
《
花
樣
年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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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夢
幻
世
界
中
。

三
樓
現
已
開
闢
為
婚
慶
場
地
。
那
天
下
午
正
好
有
人
包
場
，
指

示
牌
申
明
謝
絕
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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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
但
在
樓
梯
口
就
能
看
到
燈
光
璀
璨
的
華

麗
聖
誕
樹
，
不
免
引
發
我
對
俊
男
靚
女
、
衣
香
鬢
影
、
杯
盤
交
錯
勝

景
的
遐
思
。
側
耳
細
聽
，
四
周
卻
又
靜
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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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不
但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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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嘈
雜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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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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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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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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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聲
息
寂
寂
。
橙
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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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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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空

交
錯
，
是
耶
非
耶
？

（
上
）

小時候在鄉下
住，糧食緊張，印
象中母親常說的一
句話，就是 「莫糟
蹋糧食，要曉得珍
惜」。母親的提醒
其實是多餘的──

那個時候，食且不飽，哪裡還有幾多糧
食讓你糟蹋。不過，儘管如此，母親的
提醒倒一直記得，不曾忘記。後來入學
，從初中時起即住讀。住讀自然就要吃
食堂。學校食堂，一般讀書人大都有過
經驗。好吃不好吃，沒有幾多選擇，不
比現在的大學食堂，品種繁多，還有小
炒。所以吃飽是我讀書時期印象最深的
記憶，後來讀莫言的小說，無論是寫飢
餓還是寫饕餮，感覺到都能觸動我的胃
部神經。

中國為農業國，糧食對於中國人的
意義，一般心智健全者都是清楚的。所
謂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
中飧，粒粒皆辛苦」之類的 「憐農詩」
，一般中國人也是能夠感同身受的。但
中國人並不都是農民，而且今天的中國
，也在快速地非農業化，或者叫 「農轉
非」。對於那些已經 「農轉非」的吃商
品糧的人，這樣的 「憐農詩」，不知道
是否還能夠喚醒他們殘留的一星半點的
記憶。

其實中國人是很懂得珍惜的，不只
是糧食，幾乎所有東西，中國人都會思
其來之不易。當然中國人也很會浪費，

或者不懂得珍惜。中國的敗家子文化，也一直是我們的
官史、家傳中屢屢告誡後人的心痛，《三言》《二拍》
裡面的不少故事，其實講的也是酒色財氣如何傷身敗家
。說到底，在珍惜與毀敗之間，我們似乎一直在小心翼
翼地維持着，但又戰戰兢兢地提防着。這種戰戰兢兢，
有時候會讓我們的日常生活變得過分沉重了些。或許與
此有關吧，這種 「珍惜」文化，總是會被年輕人視為上
代人的嘮叨，這也就造成了一種上代人珍惜、下代人浪
費毀敗的思維對立或思維定式。事實顯然並非如此。

譬如說親情。中國傳統文化中，提醒珍惜親情、懂
得孝悌之道的箴言俗語，恐怕不比提醒珍惜糧食的少。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之前讀，可以理解，但

一直不能很好地體會──而體會往往是讀者之心，進入
到作者之心，兩心相會，始得徹悟的通途。之所以不能
很好地體會，一個根本原因，大概是因為對於詩人詩中
所描寫的場景缺乏真切經驗，或者說缺乏現場感。其實
這種現場感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並不少見，但之所以沒有
能夠觸動我們的心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心智未開或情
商不夠，亦或許還有其他原因。其實到了一定年齡，譬
如自己做了父母，對於詩中的 「密密縫」與 「遲遲歸」
中的 「密密」與 「遲遲」，就很能體會。那種拉長的動
作與拉長的時間中所蘊藉的親情，悠長而持久，甚至有
綿綿不絕之勢。從 「憐農詩」到 「憐情詩」，中國人的
「道德感」與 「倫理意識」，總是與生活緊密相隨──

我們的生活審美與情感審美，不少時候是在道德與倫理
語境中的一種審美。這種審美，同樣與我們的珍惜文化
或珍惜思維一脈相承。

比較而言，中國人珍惜時間的話語似乎更為多見，
而時間在我們的生活中似乎又是極容易被虛擲浪費的，
因為它看不見摸不着，很多時候浪費了又沒有什麼成本
，至少當時如此。讀朱自清的《匆匆》，其實是一種中
年人的心態，裡面滲透的，並不是年輕人的時間觀或生
命觀，而是一個中年人對於已經逝去的生命自我的一種
不捨依戀，當然其中也包含着對於時間 「成本」的自我
警示，譬如生命不再。儘管其中並沒有 「莫等閒，白了
少年頭，空悲切」一類的呵斥，更沒有 「人生得意須盡
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一類的 「放縱」，甚至也沒有 「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一類對於時間的自
我品味把玩，但其中所說的，總還是一種珍惜吧，不然
時間白白流逝， 「逝者如斯，不捨晝夜」，作為一個有
限的生命，在無限的時間長河之中，如何自處，又如何
自珍，其實還是有必要好好想想的。

從糧食到親情到時間，所有的珍惜聲音，似乎都是
中年人發出來的，而所有的對象，似乎又都是對着青少
年的。為什麼中年人容易發現這一生活中的 「浪費」或
「不珍惜」現象，並屢屢提出警示？其實這是一種處境

與經驗的情感與思想 「昇華」。而之所以青少年容易忽
略，又往往是因為他們較少經驗到中年人所經驗的處境
。其實，珍惜從本質屬性上講與年齡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更多是經驗。而經驗的有無，實際上是與生命主體的
自我意識與自我責任密切相關的。鑒於此，與其說我們
缺乏珍惜意識，還不如說我們缺乏懂得自我珍惜的真正
獨立且負責的健康生命主體。也因此，讓我們更多地去
關注如何讓健康的生命主體真正地成長起來，而不是繼
續在他們一邊喋喋不休地嘮叨。

轉眼間，我在泰國烏
隆他尼皇家師範大學教漢
語已過一年半了。雖說自
己在上海大學教了三十年
的古代漢語，但壓根兒也
沒有想到會在異國他鄉，

重彈起老調來。其實，說完全沒有想到，也未必全
對。因為早在八、九年前，我就多次在上大的講台
上疾呼：目前漢語使用的狀況呈現兩股趨勢，那就
是以漢語為母語的大部分中國人的漢語水準在下降
，而以漢語作為外語的許多外國人的漢語水準在逐
漸提高。我們常見的提筆忘字，欲落筆成文而又有
幾分的茫然、幾多的語不達意，恐怕也不在少數。
而與此相反，且不說獲二○一四年 「漢語橋」冠軍
的大山，放出豪言：不做中國通，要做通中國。就
連我讀到泰國學生潘迪娜在周記中回憶當年同為教
師的父母，下了課回家，還搶在夜色降臨之前，揮
汗耕種，為孩子們的將來多積攢些學費，真可謂字
字滴情，如泣如訴。在感動之際，我也差點兒忘記
了她是個泰國人。

且不說眼下全球有多少人在學習漢語，光泰國
學漢語的學生就有近九十萬之多。俗話說 「水漲船
高」，在漢語學習如此迅猛的浪潮之下，在他們高
漲的學習熱情和進取精神的推動下，已經在一定層
面上觸及到了漢語的源頭和內在的構成。但翻開當
前的教材和試卷，我們 「對外漢語教學」中的 「漢
語」幾乎全是指現代漢語。即便是現代漢語，其本
身也存在着為數不少的古漢語成分。譬如泰國學生

問我漢語成語 「走馬觀花」的解釋時，我就無法迴
避漢語在一定的範圍內，存在着古今詞義的差異；
說到為何 「馬」與 「虎」組合成 「馬虎」一詞時，
就解釋為 「草率、不認真」的，恐怕就得提及漢語
中的連綿詞是來源於古代有聲語言的記錄，它們有
兩個音節而只含一個詞素，記錄音節的用字不一定
與詞義有着直接的關聯等的情況，以及漢語辭彙中
有關雙聲疊韻的知識點。若要問及對 「唯利是圖」
的理解時，也難以擯棄對古漢語語法結構的解說。
我們當今對外漢語教學的對象，絕大多數都是成人
，他們都有自己的思維和理解，我們不應該嫌棄他
們提問題，而要力所能及地解答他們的疑惑，並鼓
勵和引導他們發散性的思維。力求從漢語的源頭和
根基上，為他們的漢語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

雖說烏隆他尼皇家師範大學的漢語專業才開辦
三年，但在基礎課的設置中，就有《漢字演變》的
課程。以許慎《說文解字》和 「六書之說」為圭臬
，以小篆字體為主線，展開從甲骨、金文、小篆、
隸書、楷書，以及繁體字、簡體字等演變的畫卷和
軌跡，實在是一種令人讚嘆的漢語教學思路。目前
在中國內地高校中文系的本科教學中，也未必都將
漢字學一類的課程列為必修課的。真所謂 「旁觀者
清」，可不是一句虛言啊！

對中國學生要講好《說文解字》和漢字的 「六
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些泰國的學生能
懂嗎？好在我們古老的漢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的，由
此而從視覺入手，解讀以象形符號、符號組合和線
條所對事物的描述，往往具有跨越語言障礙之優點

。譬如 「教」的小篆字形，就是對中國古代 「教學
對象、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某種濃縮的組合；又
如 「醫」字，就是中國古代醫藥學中的 「針砭，乃
至解剖，推拿，藥物及其藥物製作方式等」的某種
系列性元素的綜合敘述。儘管許多泰國學生的漢語
水準有限，甚至極其有限，但通過反覆的圖解和肢
體語言等動作相配合，學生們的理解也會漸入佳境
，甚至還會創造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好成績來。二年
級李高姍同學在期中的閉卷考試中，在回答將 「上
、刃、鳴、集、祭、牛、江、娜、芳、亭、月、菜
、采、災、精、羊、林、取、鹿、美」等二十個字
作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歸類的考題中，竟
然全部正確，無一差錯。可以說，是我在三十餘年
教學生涯中的首次相遇，能不讓人拍案叫絕嗎？我
毫不猶豫地把一枝心愛的熊貓圖案的景泰藍圓珠筆
獎勵她。

在教外國人漢語時，適量地插入漢語古詩和名
言的教學，並非是嘩眾取寵之舉，而是遵循漢語教
學基本規律之所需。因為 「聽、說、讀、寫」是學
好任何語言最基本的環節，而大聲朗讀、放聲齊誦
，對於初學漢語的外國人來講，尤其重要。誦讀什
麼呢？難道還有比我們的古詩文和名言更適合他們
朗讀的了嗎？當全班的 「鵝、鵝、鵝」童趣之聲響
起，當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情歌之伴響，當 「
春風吹又生」歡歌之奔放，當 「輕舟已過萬重山」
豪情之勃發，當 「粒粒皆辛苦」沉重調門之開腔，
當 「更上一層樓」決心之鏗鏘遠揚，此刻，漢語所
獨具抑揚頓挫之節奏、古詩韻律悠遠而委婉之美感
，響徹異國之學堂，一令旁人或為此而駐足，或為
之而回望。其浩然之正氣，不僅激盪着佛國學子的
心靈，也開啟了能使同處一室的師生們身心健康之
無形寶藏。

誠然，初學漢語的泰國學生不可能十分明瞭漢
語的古今之分，但由於他們對漢字中的 「象形、指
事、會意、形聲」等開始有了些心領神會的感悟，
自然地體味了我們傳統的漢字教學與語文教學間本
身所潛藏的默契之關聯，使得我們古人總結的： 「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的
經驗之談，在這些異國莘莘學子的身上產生了奇效
。不久前，我在插入 「每周漢語名言」的教學時，
向同學推薦和講解了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
而為之」。剛下課，二年級的包駿龍同學，這位皮
膚黝黑，身材魁偉，年產十噸稻穀的農家子弟，走
到講台邊，對我說： 「老師，其實這句名言說的就
是：雖然好事很小，但是你要去做；雖然壞事很小
，但是你不能去做。」他的話音剛落，我瞬間感到
如雷貫耳，又恰似閃電掠過夜空。真的很難很難相
信，一位漢語才學了不多久的外國人，竟然能用他
們自己最熟練掌握的 「雖然，……但是」的複句結
構，正確無誤地說清了源於約一千八百年前漢語名
言之語意，而又能近乎 「信、達、雅」之境界！

也許，我諸多的嘗試，還只是後知後覺而已。
因為，前不久在漢語專業和越南語專業的學生排球
比賽時，潘德婉同學她在一旁背誦着泰國陳淑慧老
師教他們的《詩經》名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
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毋庸多言，在這些
學生漢語水準的背後，更是有着泰國教師們的智慧
和辛勤付出。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令人
可喜而又可驚奇的是，這汩汩之活水竟然還來自於
鄰國異域，來自於我們的被教育者。學好漢語古典
詩文和名言，並付諸於教學，不僅為事半功倍之利
器，更是維持和發展我們自身的漢語能力，昇華我
們自己的人生所必須接通的源頭啊！

周
作
人
在
中
國
文
壇

上
是
頗
受
臧
否
的
大
家
，

有
人
認
為
他
﹁小
處
聰
明

，
大
處
糊
塗
。
﹂
不
過
了

解
一
下
關
係
到
他
自
身
利

害
的
幾
個
事
件
，
倒
會
覺

得
他
真
不
糊
塗
。

兄
弟
失
和
是
周
作
人

一
生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事
件
。
雖
然
，
兄
弟
倆
及

周
家
上
下
對
此
一
致
的
緘
默
。
但
從
他
們
閒
談

中
無
意
透
露
的
信
息
及
周
圍
人
口
中
，

我
們
仍
可
了
解
到
，
主
要
癥
結
源
自
家

庭
的
經
濟
問
題
。
魯
迅
對
周
作
人
日
本

太
太
鋪
張
奢
侈
的
生
活
方
式
頗
不
滿
，

時
有
規
勸
，
引
起
她
的
不
滿
，
向
周
作

人
讒
言
，
使
兄
弟
離
隙
。
周
作
人
將
絕

交
信
交
給
魯
迅
時
，
一
頭
霧
水
的
魯
迅

曾
想
與
他
溝
通
，
他
卻
拒
絕
了
。
魯
迅

馬
上
明
白
他
們
兄
弟
的
情
分
將
就
止
結

束
，
之
前
三
弟
周
建
人
被
迫
南
下
上
海

已
是
先
例
。
日
後
，
魯
迅
曾
對
許
廣
平

說
，
周
作
人
的
行
為
是
經
過
考
慮
的
，

﹁他
曾
經
說
：
﹃要
天
天
創
造
新
生
活

，
則
只
好
權
其
輕
重
，
犧
牲
與
長
兄
友

好
，
換
取
家
庭
安
靜
。
﹄
﹂

周
作
人
懼
內
求
靜
，
不
顧
兄
弟
友

誼
，
兄
弟
失
和
後
還
將
照
顧
母
親
的
責

任
基
本
全
推
給
了
魯
迅
。
魯
迅
去
世
，

母
親
的
生
活
又
改
由
在
他
心
目
中
只
為

妾
的
許
廣
平
承
擔
。
抗
戰
初
，
他
雖
以

北
平
有
老
母
寡
嫂
需
照
顧
為
重
要
理
由

拒
絕
南
下
，
生
活
費
卻
仍
由
上
海
的
孤

兒
寡
母
承
擔
。
直
至
兩
年
後
，
許
廣
平

實
在
無
力
承
擔
，
寫
信
給
周
作
人
﹁乞

先
生
憐
而
計
之
。
﹂
他
才
對
母
親
說
，

他
﹁自
願
負
擔
管
理
﹂
母
親
的
﹁日
常

費
用
﹂
，
對
曾
託
詞
要
照
顧
的
寡
嫂
仍

無
半
點
資
助
。

周
作
人
人
生
中
另
一
件
關
乎
大
是

大
非
的
事
是
他
的
附
逆
。
﹁七
七
事
變

﹂
後
，
郭
沫
若
、
胡
適
等
一
批
文
化
界

人
士
撰
文
寫
詩
，
茅
盾
、
郁
達
夫
等
十

八
人
甚
至
發
表
公
開
信
，
希
望
並
敦
促

他
南
下
。
還
有
不
少
人
多
次
當
面
提
醒

勸
說
。
周
作
人
雖
答
應
考
慮
，
卻
始
終
自
囚
於

﹁苦
雨
齋
﹂
不
移
半
步
，
只
是
發
過
幾
篇
文
字

，
請
大
家
相
信
他
留
在
北
平
會
做
蘇
武
，
斷
不

會
做
李
陵
。
以
後
又
在
詩
中
寫
道
：
﹁劈
柴
挑

擔
亦
隨
緣
﹂
，
當
時
非
常
關
心
周
作
人
安
危
的

青
年
李
健
吾
見
詩
後
，
在
給
朋
友
的
信
中
憂
慮

的
說
﹁大
為
妙
﹂
﹁認
為
周
作
人
如
有
人
拉
他

下
水
就
隨
緣
了
﹂
。
對
於
自
己
的
附
逆
，
周
作

人
喜
歡
引
述
《
東
山
談
苑
》
中
所
載
﹁倪
雲
鎮

為
張
士
信
所
窘
辱
，
絕
口
不
言
﹂
的
故
事
，
表

示
對
自
己
附
逆
之
事
不
辯
解
的
態
度
，
認
為
﹁

一
說
便
俗
﹂
。
其
實
，
說
與
不
說
並
不
重
要
，

關
鍵
在
心
中
所
想
，
何
況
他
以
後
並
未
少
辯
解

。
不
過
他
辯
的
方
式
常
常
很
巧
妙
很
老
道
很
平

靜
，
看
去
似
辯
非
辯
的
樣
子
，
也
頗
迷
惑
人
。

他
曾
辯
說
：
﹁我
不
相
信
守
節
失
節
的
話
，
只

覺
得
做
點
於
人
有
益
的
事
總
是
好
的
，
名
分
上

的
順
逆
是
非
不
能
一
定
。
﹂
不
可
否
認
，
對
於

附
逆
，
周
作
人
的
內
心
也
掙
扎
，
自
然
表
現
在

行
為
上
也
很
矛
盾
。
即
會
暗
中
幫
助
國

共
兩
黨
的
地
下
組
織
成
員
，
也
會
穿
上

軍
服
檢
閱
﹁童
子
軍
﹂
；
即
對
侵
略
者

消
極
推
委
，
也
會
在
《
先
母
事
略
》
中

對
自
己
出
任
偽
職
頗
顯
得
意
﹁作
人
蒙

國
民
政
府
選
任
為
委
員
，
當
赴
首
都
謁

主
席
。
﹂

破
門
事
件
和
對
傅
斯
年
的
譏
罵
，

則
再
次
表
明
周
作
人
的
不
糊
塗
。
沈
啟

無
是
周
作
人
的
得
意
門
生
之
一
，
只
因

做
了
幾
件
引
起
周
作
人
猜
測
，
並
認
為

對
自
己
有
傷
害
的
事
，
便
勃
然
大
怒
。

發
表
公
開
聲
明
，
將
沈
啟
無
毫
不
留
情

地
逐
出
師
門
。
對
傅
斯
年
的
譏
罵
緣
於

抗
戰
勝
利
後
，
周
作
人
因
向
傅
斯
年
求

助
被
拒
，
傅
斯
年
還
在
私
下
和
公
開
場

合
多
次
斥
責
他
的
附
逆
行
為
。
又
使
周

作
人
大
不
滿
，
在
日
記
和
詩
文
中
多
次

譏
諷
傅
斯
年
為
驢
。
即
使
在
傅
斯
年
去

世
後
，
還
多
次
撰
文
詆
毀
傅
斯
年
。

周
作
人
是
深
諳
傳
統
文
化
的
文
人

，
傳
統
文
人
的
道
德
觀
，
他
是
明
瞭
的

。
朋
友
們
都
認
為
他
凡
事
喜
歡
取
﹁息

事
寧
人
﹂
的
態
度
。
但
每
有
觸
及
到
他

自
身
利
益
的
事
，
不
論
事
大
事
小
，
他

的
態
度
卻
常
令
人
錯
愕
。
可
能
亂
世
之

中
，
他
又
博
覽
群
書
，
接
觸
了
紛
雜
的

思
想
，
並
不
覺
游
移
於
其
間
難
於
取
捨

，
思
想
也
就
複
雜
而
曖
昧
了
，
他
頗
認

可
﹁天
下
無
真
是
非
﹂
的
觀
點
。
當
然

，
要
評
論
周
作
人
真
的
很
難
。
應
該
承

認
在
精
神
上
他
一
直
追
求
獨
立
，
可
惜

一
回
到
現
實
，
便
缺
乏
了
堅
持
和
寬
容

的
勇
氣
。
其
實
，
周
氏
兄
弟
都
看
透
了

這
個
世
界
和
人
性
，
但
魯
迅
取
的
是
﹁我
以
我

血
祭
軒
轅
﹂
的
態
度
，
要
盡
自
己
一
分
力
量
去

改
變
世
界
；
周
作
人
則
近
於
﹁聽
天
由
命
﹂
，

在
重
要
的
事
情
上
，
總
是
等
事
到
臨
頭
才
取
於

已
有
利
的
方
面
去
應
付
。
但
他
有
一
點
從
不
含

糊
，
便
是
一
沾
到
與
自
己
利
益
相
關
的
事
，
不

管
他
如
何
直
接
，
如
何
婉
轉
，
自
己
的
目
的
都

是
非
常
清
楚
的
，
自
己
的
利
益
也
是
會
盡
最
大

可
能
保
護
的
。

西港尋夢 馮 進新
年
試
筆
：
說
珍
惜

段
懷
清

在泰國教古漢語
王繼洪

周作人不糊塗 魯 人

取捨是一種智慧，而放棄則
是人生的勇氣。

放棄了一段生活中不該發生
的感情糾葛，你會神清氣爽；放
棄了一個個力不能及的慾望，你
會如釋重負；放棄了生命中那些
不切實際的幻想，你會變得扎實

；放棄了那些自尋煩惱的憂慮，你會變得心懷坦蕩；放棄
了人生中的自私和虛偽，你會讓自己變得高尚。

還有很多東西我們都可以選擇放棄：那些傷害過我們
的仇恨，那些讓我們耿耿於懷的過失，那些本來應該屬於
自己卻沒有兌現的利益。還有那些曾經的期許，曾經的留
戀，曾經的遺憾，甚至曾經的記憶。

生活中有很多經歷，過去的就過去了，不要再讓他們
殘留在自己的記憶裡。不需要告別，也不需要銘記，我們
只需要昂起頭顱。

突然間想起詞人李清照的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詞人要忠告世人的，是不要糾結於那些人生中的恩恩怨怨
，如果你糾結其中，便永遠沒有了卻的時候，這個去了，
那個又來了，永無休止。這是人生的勸告，更是人生的智
慧。

放棄了之後，我們面對的就是豁然開朗的淡泊和坦然
。所有的恩怨，都化為了天邊的那一抹淡淡的雲煙。而我
們手中緊握的，是我們所有的美好，是我們珍貴的友誼，
還有無私的善良。

這個時候，即便是那些曾經的傷害，曾經的仇恨，曾
經的過失，所有的往事，我們都可以像遇見一段奇美的風
景一樣去玩味，去欣賞。我們的人生，就不僅不會再有種
種的煩惱，而會變成一種美好的際遇。

放棄 魯先聖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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